我跟内江市东兴区教育局领导的分歧

我说了这么多，东兴区教育局的领导还在问我的要求是什么，说他们没有明白。我说我昨天下午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今天又说了，其实，我的目的就是三点：第一，消除东兴区的考试的大面积集体作弊；第二，取消导致东兴区全面应该教育的期末统考；第三，使我们学校的校长受到牵连。第三点是逼我上告的导火索，第一点是我深恶痛绝的，第二点是我最想达到的。
去年我们学校几个教师到东兴区教育局上访，状告校长绩效工资个人说了算等事情，之后校长就打击报复我们，校长恨人心太重了，我实在被逼无奈。既然自己必将面临最遭了，那就豁出去了，我要为学生做点好事，以后再有什么报复也不管那么多了。
学校为了得到好的排名，教师为了得到更多实惠，大家都在拼命的鼓励、训练学生考试搞假。教师心里最不满的学生不是成绩差的，而是考试不作弊的。现在教师训练学生搞假，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，搞假成了学生的自觉行动，学生搞假不脸红，不知耻。这样的考试，不仅使校长变坏，教师变坏，广大的学生也变坏了。这样的虚假的考试是我最恨的，我非常想弄翻它。教育局的领导说，你们目的已经达到了。我说我相信教育局会重视期末统考搞假的事，但我对杜绝统考作弊没有信心。在现在这个社会环境下，监考督考的人难以真正的尽到职责，即使严格考试也难以长久保持。我没有说的是：教育局有魄力的领导有没有，有，但有恒心长期认真抓的领导有没有，我不敢肯定。当然，我相信，通过这件事后，东兴区的统考会比较严格，至少不会像过去那样搞假厉害了。
其实，我之所以没有迅速答应东兴区教育领导的要求，是我极想取消东兴区的期末统考。我还想跟他们抬一抬杠，拖一拖，既然已经弄到这种地步了，我还想尽一点力量。期末统考成绩即使完全是真实的，它也害大于利。期末统考的指挥棒促使东兴区全面的应试教育。要推行素质教育，就必须让教师和学生从统考的阴影中走出来。这样，教师才能轻松上阵，学生才能快乐的生活。虽然不是取消统考就会有素质教育，但不取消统考一定不会有素质教育。教育局在业务上的主要作用是服务和监督，应该致力于帮助学校推行素质教育，而不应该把手伸得过长，直接管理到全体班级和全体教师的教学了。教育局只有给学校松绑，给教师松绑，素质教育才能到来。

现在已经有中考和高考了，教育局实在不放心，可以增加小学毕业考试，这样就监控了东兴区的所有学校。区教育局对教育质量还不放心，最多高中和初三统考，初二及以下、小学完全没有必要统考。区教育局不统考，教师自己可以考，学年学校还可以考，只要不把考试弄得太突出就可以了。现在教师大多是在重视知识的传授，其实提高分数最重要的是学生自己想学。教师应该重点抓学生的进取心和自觉性，差生重点抓自信心。这既是素质教育的组成部分，也能提高学生的分数，而且学生的分数还能加速度的增长。初二以下要抓分数的主要是差生，差生只要基本能学得走，就会逐渐树立自信心。初二以下不要突出优生率和人平分，要抓就抓及格率，但不要弄得差生厌学了。学校应该抓学生的快乐成长、健康成长，培养发展型的人。虽然没有抓优生，但优生自然有，而且普遍的学生的发展潜力较大，以后东兴区的高考会考得更好。
东兴区教育局的领导说取消统考不可行，只要高考的指挥棒还在，期末统考就不能取消。而且不统考如何评价哪个教师教得好，哪个教师教得差，如何分配教师的绩效工资，况且家长也会反对取消统考的。
我知道我们站的角度不一样，思考问题的方法也不一样，我的意见难以被他们接受。

教育局的领导还提出为我的改革提供图书和资金，这如果是当年我不知会多么兴奋；他们问我是不是想调黄天平小学，如果是前几年我会很高兴；他们还说由教育局规定，我们学校的评优等要公开，并由教师选信得过的人来监票，学校的各种制度由全体教师投票来决定，这些，原来我们学校教师到教育局上访就曾希望实现，现在如果没有附加条件，我很愿意接受。当然还有一些本应让人高兴的事。但我也是有年岁的人了，也见过不少事，我知道不管说得天花乱坠，上级是一时，下级才是长久的，所以我一直很淡然。
教育局的领导说了这么多，还赞扬了我对教育事业的热爱等，凭我的感觉，他们的主要的兴趣还是要我删除由我发布在互联网上的举报帖，删除不了的由我负责消除负面影响，至少另外开一个博客说明自己前面发的帖子有出入。
我坚决的拒绝了他们的要求。我说我写的是事实，我没有错。我如果这样做，就是承认自己错了。我现在已经得罪了教育局，以后可能受到影响。我因为绩效工资等事参与上访，得罪了我们学校的校长，我在我们学校过得处境艰难。我现在没有错而认错，我还得考虑我以后怎么过。教育局的领导说这是另外一回事，不要把它绞在一起。

也许有人会认为我是不知进退的人，也许有人会认为我是偏向把事情越闹越大的人。但我是针对事，不针对人。况且为什么非要对的让步？是因为我是小人物？区教育局为什么不响应教育部和省教育厅的号召，不说完全取消统考，至少取消大部分统考。如果要我背黑锅还应对我做必要的保护。要想采取以权压人的方法，对我不会发挥作用。这写举报信时就料到了这样的结果，也许还会更遭。说得再严重点，我今年已五十岁，再隔几个月就是我妈去世的年龄了。我不比我妈遭多少，我过的生活比她老人家不知好多少倍，我觉得比我妈值得。如果，我说的如果，如果我真有什么事，请那些孩子能记住我，记住我曾经为他们努力过。也许是我想极端了，但极端的事想一想，至少能让自己知道自己能否被威胁吓倒，况且已经有现象了。蚍蜉撼树谈何易，也许生活还是象以前那样过，只不过我的日子比过去变得更坏了。
